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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平顶山爱心之家西南分会的王京红老
师，是在四五年前的冬天。那时，我还在家乡的
小学代课。

那个上午，天出着日头，没有风，孩子们在
课间蹦跳着，还是冷。王京红老师和她的伙伴
们驾车从平顶山寻到学校来。车有导航，但拐
了几个弯，还是需要下车问几回老乡，才有了准
确的地儿。

她找的学生叫赵相如，是我堂弟的儿子，自
然就带着她去见他。相如的妈妈智障，家里的
条件不中，王老师和她的伙伴们就是给他送助
学金的。“我们把钱交给老师，就是要把钱真正
用到孩子的学习上。”王老师边说，边用大眼睛
瞅着我们。

“好好学习啊，孩子！”另一位男老师拉着相
如说，极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们要留王老师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她说：
“不了，谢谢。吃饭是小事，我们还有好几个地
方要跑哩。”她说着，就紧跑向他们的车去了。

后来，我和王老师微信通了话，才知道爱心
之家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组织起来的，大
家都不富裕，却我捐一点，你捐一点，一点点汇聚
起来，去帮助山区的老人和孩子们。他们做这
件事已近20年，从未中断。说起她这个会长，王
老师笑着说：“俺也是在平顶山给人家打工的。”

今年中伏天里，我正在班上，王老师先给我
微信，紧接着又来了电话：“赵老师，我们想去您
村里看望一下孤寡、留守老人，还有留守儿童，
麻烦您帮忙联系一下吧！”

“中。王老师。谢谢你们。”
“辛苦您了，赵老师。”
“辛苦的是你们。酷暑的天，你们还要跑

来。”
“再热再冷都过过，都习惯了。您多费心

啊！”她不容我再说客气话，就说“再见”了。
我们村有8个小组，散在这个沟那个坳里，虽

是水泥路，也不好走。王老师和她的伙伴们第一
次进村来走访，竟有两个老师分别带着她们正读
高中的女儿和儿子。我说：“王老师，天太热，上
山下岭的，叫他们别跑了。”王老师和那两个老
师都笑了，同声说：“没事儿，他们也习惯了。”

“习惯了？”我有点吃惊，他们都是年纪不大
的孩子啊！

“一到暑假，他们就跟着我们上山下乡了。”
“就是，不让来，还不中。”
果然，上山时，他们就紧跟在我的身后，每到

一家，就忙着记笔记、拍照，连一口水也不喝。“俺
孩儿不得劲哩，要不是也跑来了。”王老师说。

八一前夕，王老师带着她的爱心团队来了，
选择这个时候，是因为捐赠物品的不仅有爱心
人士，更多的是退伍军人。他们退伍不退志，到
山区慰问老人、看望孩子这件事，已经连续做十
几年了。

毛成龙老师一个人驾车从宝丰赶了过来，
一直开到山的尽头，一打听，开过了。倒回来
时，我见到了他，我刚开口说“对不起”，话就被
他打住了，“没事儿，是我来早了。他们从平顶
山一会儿赶过来。”我叫他“毛老师”，他马上说：

“我不是老师，一个老兵。”说到“老兵”时，他声
音大了些。其实，他应该还不到30岁。

白老师比毛老师大一点，他说：“赵老师，咱
坐下来说几句话。咱河南郑州、新乡等地发洪
水了，我的一些战友就去那里抗洪了，我们也可
想去啊！他们说这也可关紧，所以就派我们几
个过来了。我们就是一帮老兵，也都是一大家
子，也都有杂七杂八的事，也没啥钱，没大的能
力。但我们做不来大的，能做小的，多多少少给
老人和孩子们尽点心。这件事我们做十来年
了，我们会年年做下去。”他说得干脆利落，说得
真诚真切，他和战友们时时刻刻就想着自己是
一个“老兵”。

满载慰问品和学习用品的车来了，争先恐
后搬东西的是几个孩子，有一个男孩十五六岁
的模样，另一个也就十一二岁，连白老师八九岁
的女儿也在那里跑着。临近中午，他们没有留
在这里吃饭。跟王老师道别时，才知道那两个
少年，大的是她的儿子，小的是她的侄子。

我和白老师握手时，那个八九岁的小姑娘
忽闪着大眼看着我们。白老师说：“叫伯伯！”

“伯伯！”她脆脆地叫着，黑黑的发却湿得粘
在额头上。那一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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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刺芽儿家的房子在村子最南头，抬
头就可以看见河和河对岸的西大岗。雨下
了三天三夜，河水涨到了门前的高坡底下。

干部们挨家喊着，村里人带着能带的
东西，都逃老北岗去了。

小刺芽儿走到半路，想起桃树上的桃
子没来得及摘。桃树长在半下坡的地方，
是一棵“六月白”。桃三杏四梨五年，“六月
白”栽有五六年了，今年结果多，压断枝子。

小刺芽儿转身往回走，她知道河水涨
得并不快，插根树枝，吃完一碗饭才涨一
拃多。她转身往家走，因为雨还在下，奶
奶并没有发现。

小刺芽儿是个12岁的女孩子，她还有
两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3岁。爹和娘一
人抱一个，没顾上拿东西就走了。

3个自然村，中间一条大路，隔开成4
个生产队。小刺芽儿居住的村庄的村人
都姓曲，西边是王茨园，东西大路北边是
井东和井北，合起来叫大井，它们是一个
庄。那个井真大，也不知是哪朝哪代什么
人打的，井口两块长长的青石条，能站三
四个人同时打水。

大路沟里已经有水了，小刺芽儿知道
那水不深，挽挽裤子蹚过去。上去是高
场，那里曾经是大队部，因为怕水淹，大队
部几年前就迁到老北岗去了。

小刺芽儿吧唧吧唧踩着泥汤子往家
跑，软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温热。虽说
是8月，天还有点儿热。

又过了一条南北大路沟，两边的房子
都还好好地站在那里。水涨到半坡处了，
小刺芽儿抓起一个布袋子，爬上树连三赶
四地摘，高处的够不到时，那水也淹到了
树根儿。她背起半袋子桃，赶紧跑。

经过牛屋院儿的时候，水已经进院儿
了。小刺芽儿看见几头牛还在木桩和铁
脚车轮上拴着。大人们说牛会凫水，可被
拴住咋凫水呢？

水还在涨。小刺芽儿把半袋子桃放在
高处，跑过去一个一个解开牛绳，还有两头
驴，都被她放了。这些哑巴畜生通人性，撒
开腿就往北跑，那是人们逃水荒的路。

小刺芽儿稀罕这些牛和驴，因为不上
学的日子，她就是一个割草妮儿。她和她
的草箩头一起，坐过牛们拉的四条腿儿朝
上的拖车，还吃过驴屋火堆里烧的红薯。
她稀罕它们。

小刺芽儿是个善良的孩子，爱牛及
牛，她背着她的桃，又去了离得最近的井
东的牛屋院儿。大路沟里的水已经淹到
小刺芽儿的胸口了，不过水很稳，不急。

放走井东的牛，她又去放井北的牛。
生产队的牛屋院儿都好找，冬天星星稠密
的夜晚，孩子们捉迷藏，几个庄子疯，爹娘
因为喊不应她，气得嗓子冒烟儿。

井北除了牛还有两匹马，一匹红马，
一匹黑马，那是井北孩子们的骄傲。马们
果然还在两棵大杨树上拴着。小刺芽儿

解开缰绳，那匹红马还对着小刺芽儿
打了个响鼻，意思是感谢她吧。

小刺芽儿舍不得她的桃，
大路沟的水又涨了，“不管

王茨园的牛了，跑吧！”
跑到高埂田，

小刺芽儿最终还
是不忍心，她虽然
不认识王茨园的
牛，但它们也是
活 生 生 的 生 命
啊！小刺芽儿放
下 桃 袋 子 ，往 回
走。

小刺芽儿是会
点水的，狗刨，就是“打
不扽”。她怕水，有一
次，村里的大孩子把她扔
在东大坑中间的土岛上，没
办法，她只好学他们手脚并用，

“打不扽”游了出来。
这会儿用上了，大路沟里的

水不宽，正好“打不扽”过去。
小刺芽儿终于把王茨园生产队

拴在牛屋院儿和马屋院儿的大牲口
全都放了。这时候，土墙草顶的房子
开始倒塌，扑通一声，水柱子一丈多
高。小刺芽儿知道害怕了，循着记忆里
的路拼命往外跑，可是，几条大路沟里的
水和几个大坑里的水连成了一片，她过
不去了。

小刺芽儿站在高场边上，往北看了
看，又回头往南看了看。往北看，是相信
一定会有人来找她，往南看，场南边有两
棵大树，一棵大柳树，一棵大榆树，真没人
来找，就上树。

房倒屋塌的声音此起彼伏，水越涨
越快了。小刺芽儿打定主意去上树的时
候，她爹来了。一边骂她，一边紧赶着下
水游过来，小刺芽儿不用上树了……

那年的水真大，一直涨到井北高二
爷家堂屋的二檩处，高二爷家的房子
是几个村子里最高的。

大水过后，从县里到公社，评选
了很多抗洪模范人物，小刺芽儿没
有入选，干部们不知道她的事迹，村
民们也不知道。小刺芽儿压根儿
就不知道大人们这些事儿。小刺
芽儿只知道，3个自然村 4个生
产队的牛、马、驴都活得好好
的，她的半袋子桃也没有被大
水冲走，她想起来就高兴半
天。

小刺芽儿之所以叫小
刺芽儿，一是她家屋后有
一溜橙刺蛋，就是俗名
叫铁篱寨的刺秧子。
第二，她是个顽皮的
女孩子，还嘴利，走
路一蹦一跳，吵架
没人能吵过她。

小刺芽儿长
大嫁到了远乡，
算 来 已 是 年 过
花 甲 。 不 知 道
她 的 日 子 过 得
怎么样，但在记
得 她 的 村 人 心
里，小刺芽儿依
然是那个小刺芽
儿吧。


